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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要……爸爸，好难受，那里……好痛！”一个约摸十二、三岁的男孩高翘著圆滑白皙的臀部跪在一张看上去非常奢华的路易十四式的双人床上，身後一个穿著蓝色真丝睡袍的男人正拿著一根被红色彩带装饰著的人造男形，缓缓地插进那男孩呈桃红色的密穴里。

“可是……友马你不是说会好好地珍惜爸爸送的圣诞礼物吗？怎麽这麽快就不喜欢了？”男人将手中的男形猛地一顶，男孩立刻尖叫出声。

“好痛！爸爸，友马不要了，不要了……”男孩转而啜泣著。

“友马乖，很快就结束了……来，放松……对，把脚再张开一点，”男人温柔地拍打著男孩的臀瓣，微微笑著。

“呵呵……友马真是个乖孩子……”男人呢喃著说道，突然，他伸出手将男孩紧紧地按在床上。

“爸爸……”男孩紧张的崩直了身体，埋在床单里的面颊刷地白了，就在那男孩企图求饶的一瞬间，男人将整个橡胶男形狠狠地塞了进去。

“啊──！！”男孩凄厉地惨叫，密穴像锦帛般裂了开来，血液涌出，一下就染红了男人的手。

“我不是说了吗？很快就结束了，友马……”男人满意的看著这片鲜豔的血红，冷冷的笑了……。

──

“社长，池田社长，对不起，打扰了，已经是开会的时间了。”偌大的办公室里，身著灰色条文套裙的秘书小声的唤道，最近社长倒底是怎麽了，老是动不动就走神。

“哦！是麽？”池田社长像是惊醒般的微颤了一下，但很快又镇定了下来，换上了平日里一副雷打不动的扑克脸，低沈地吩咐道：“把上次收购进来的那两家企业的最新报告给我复印几份後送到会议室去。”

“是，社长”秘书毕恭毕敬的领命道，转身想离开但又停住了脚步：“还有一件事……社长……”

“什麽事？快点说！”池田不耐烦地喝道，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从早上起就有一个送快递的站在公司大楼的门口，指名道姓地要找社长您，我们已经说了东西可以由我们代为转交，可是也不知道那人是哪家公司的，固执的不得了，任凭我们怎麽说也……”

“够了！”池田粗鲁的打断了秘书的话：“哼！不是来被托来卖情报的就是自以为聪明来敲诈的，找些人把他轰出去！”

“可是……”秘书面露难色的犹豫著，该说还是不该说呢，说了的话就等於踩地雷，虽然她来这里工作还不到一个月，但是社长的忌讳她可是清楚的很，上几任秘书不就是因为不小心说出了那个名字而被解雇的吗。

“吞吞吐吐的干什麽！难道那个快递送的是炸药吗？！”池田烦躁地从座椅上站里起来，收拾起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打算去开会。

“那个快递说是友马少爷他……”秘书一著急就吐出了那个名字，转眼看到自己老板的脸色腾地变绿了後，即刻识相地住口。

“那……那快递长什麽样？”很意外的，池田并没有发火，反而显得很不安。

“嗯……他穿著一身挺普通的制服，戴著鸭舌帽，帽沿压得很低，所以没怎麽看清他的长相，但是他身材欣长，举止也很得体，讲起话来也……啊！对了，他左耳戴著一只很特别的耳环，晶莹剔透的水晶坠子，一直垂到纤细的脖颈间，说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那麽漂亮的颜色，那水晶竟然是淡粉红色……”

！！──！！！

笔记本电脑被夺门而出的池田扔到了地上，液晶显示屏应声爆裂，吓得旁边的秘书尖叫著摔倒在地，天！社长到底是怎麽了？

这样冲动……该不会是撞邪了吧……。

夺门而出的池田并没有去见那个戴著粉红色水晶耳环的快递，而是直冲地下停车场，驾上自己那辆黑色的雪弗莱後，呼啸著向市郊驶去，车子开得横冲直撞，连连穿过好几个红灯，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让人心寒。

吱嘎──！

车子终於在一幢充满现代感的时尚别墅前停下了，池田一秒也不耽搁的从车上冲了下来，敲开那幢别墅银白色的大门，急急忙忙的向二楼奔去。

“老爷您回来啦！”在二楼的楼梯口，池田遇到了一脸恭敬的管家，他似乎一点都不意外池田会在这种时候回家：“少爷在书房里头呢，老爷请回来的教师正在给他上课。”

“知道了，你下去吧。”像是如释重负般的叹口气後，池田一边解著领带，一边大步向书房走去……。

“啊……停啊！不要！友马……好痛！”一进门，池田就听到了儿子友马声嘶力竭般的哭喊，

他正被一个赤裸著上身，浑身的肌肉都像是拳击选手般硬硕的男人强暴著，男人坐在地毯上，

叉开著腿，两只蒲扇似的大手牢牢地扣住友马纤瘦颤抖的腰身，用力的将之上下颠动，强迫友马那狭窄稚嫩的後穴吞吐自己壮硕得有些刺眼的分身。

“滋波……滋波！”淫荡的声音从友马那被撑开到几近撕裂的後穴中源源不断的发出来，他白皙的呈一字开的双腿僵持著挂在男人的腰际，一上一下地随著男人剧烈的动作颤动著。

“课上的怎麽样？”池田脱下外套，微笑著坐在沙发上，饶有兴致的欣赏著眼前的春色。

“有进步。”男人机械化的回答道，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动作。

“多大的进步？”池田追问道。

“哼！”男人突然冷笑一声，扣住友马纤腰的大手猛地用力，把友马狠狠地按向自己的分身。

“啊──！！”友马惊声尖叫道，血液从他那被撕裂的後穴不堪的涌了出来，滴淌在男人的分身和大腿上，但那男人似乎毫不介意友马的伤口，他粗鲁地提著友马站了起来，面向池田，一只手扣住友马的腰身，一只手拉起友马因为身高差异而悬在半空的脚，就这样以站著的姿势从背後狠狠地干著友马的窄穴。

“呵呵……不错呀……”池田赞叹道，低沈的嗓音透露著激荡的欲望，他黑色的眼睛紧盯住友马被操得绯红的後穴，细细地欣赏著，男人粗硕的青筋直暴的分身已经整根的没入友马的身体，那两个和分身一样让人不敢小窥的玉袋正顶著友马滚圆白嫩的臀部，像是也要挤进友马的後穴一般。

“居然整根都可以‘吞’进去了，看来你没有摸鱼嘛，不过……我花了这麽多钱，又让你24小时不停地上他，这点成果还是太……”

“哼！还不止这些呢!”男人抢白道，更卖力地抽动著分身，那让人心惊的肉刃一下紧接著一下的狠命撞击使得友马哭得更是凄惨，他扭动身体想要挣扎，但立刻就被男人惩罚性的一个插入给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他睁著泪水涟涟的眼睛，哽咽著向父亲求救：“爸爸……友马好痛！友马不要了！好痛啊……爸爸……。”

池田翘起腿，从刚才扔在沙发上的西装口袋里取出一盒精致的雪茄，悠悠然然的抽出一根，哧地点燃後，像是没有听见友马的哀求般自顾自地吞云吐雾起来……。

但是男人却明白池田的意思，他以仍上著友马的姿势跪了下来，把友马压在身下，然後，他小心地调整著他俩的位置，以方便池田能够清楚的欣赏到友马被蹂躏的後穴。

“唔唔……呜！！”男人调整好位置後立刻毫不留情地抽插起来，这种原始的兽交姿势使他能更好的著力，他就像是头忍饥挨饿到疯狂的野兽般粗暴地捅著友马淌血的後庭，猛地抽出，又猛地插入，频繁紧凑的大力抽插冲撞得友马不停的尖叫，池田轻咳了一声，男人便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唔──！！”在上得最激烈的时候男人又突然抱著友马站了起来，恢复成刚才站立著干他的姿势，然後，在池田愈来愈炽热的注视下，男人蛮力地一个挺身，将精液一丝不漏的射进友马的体内……。

“唔……”抽出肉刃，男人抬起友马的腿，扳开他那被摩擦得红肿的臀瓣，让浑浊的精液自然的流下来，乒──！一个硬币般大小的玻璃珠子顺著那液体掉落在地上，滚到了池田的脚下。

“我说过了，还不止这些，”男人冷冷地微笑道……。

从男人胳膊弯里接过已经昏死过去的友马，池田面无表情地看了看他身上的伤口，把他放到了沙发上：“去叫管家准备好浴室，我要给他洗个澡，还有……”池田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这是你今天的报酬，二十分锺後，你再到浴室里来。”

“知道了，”男人接过支票，微笑著扫过上面的数字：“我从来都不会迟到。”

！──砰！男人离开後，池田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走到叠放著精装书籍和古玩的红木书柜前，抽出其中的一本，小心地打开，从那被刻意挖空的辞典中取出了一小支灌注著粉红色液体的针筒。

“唔……不……”沙发上的友马突然出声，池田警觉地向他望去，但友马只是在浑噩的呓语，并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呵……”微微一笑，池田拿著针筒走回了沙发处。

“友马……醒醒……要乖啊……”把友马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池田一边亲昵地揉搓著他稚嫩的分身，一边在他的耳边呼哧著呢喃：“友马要做个好孩子呢，对吗？友马？”

“爸爸……？”不多久，友马便睁开了仍旧有些迷茫的黑色眼睛，他那微肿的苍白的嘴唇不住地颤动著：“友马……作恶梦了呢，爸爸……院子里的那棵……”

“呵呵……做梦罢了，从现在起，友马要乖乖的哦……”不动声色地打断了友马的话，池田拿起刚才放在沙发上的针筒在他面前晃了晃：“你如果乱动，会很痛的呦！”

“嗯？不！不要！爸爸，友马才不要打那个！”友马圆鼓的脸庞刷地变白，头摇得像泼浪鼓。

“真是任性的孩子！”皱起眉头，池田有些生气地解开自己的皮带，拉下拉链，在友马还来不及反应之前就用力地扳开他的臀瓣，将自己直挺的肉刃捅了进去。

“啊！不要！好痛……！”才刚解放的後庭此刻又被蛮力的撑开，友马大声地尖叫著，眼泪汹涌而出，但池田仍自顾自地大力抽插著，直到他整根的凶器都没入那狭窄的小穴为止。

“现在，把腿张开！”池田阴沈著脸命令道。

“爸爸……”颤抖著打开自己的脚，友马那稚嫩的分身和那楚楚可怜的被强硬的塞进整个肉刃的窄穴都一齐暴露在了空气中，“乖孩子……”满意的微笑著，池田一手托著友马的分身，一手拿起针筒，小心地将那针尖对准了友马分身上的小孔。

“不要……”友马黑色的眸子瞪得滚圆，极其不安的小手紧紧地抓住池田的衣袖，但池田这次却没有生气，冷冷一笑，他继续著手上的动作。

“唔……”随著那银色的细针缓慢的刺入那个不该有异物进入的小孔，友马的身体也越来越僵硬起来，狭窄的後穴急剧地收缩著，紧紧地绞住了池田那还未释放过的肉刃，“呜！”按耐不住地闷哼了一声，池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细针被全部插入友马的小孔後，他就粗鲁的注射起粉红色的液体来……。

“爸爸！慢点！好痛啊！！”液体以极快的速度被推进友马的分身，那种肿胀刺痛的火燎一般的感觉简直让友马生不如死，哭喊著摇晃脑袋，所有的神经似乎都集中到了那被蹂躏的分身上，注射这种奇怪的液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每一次的注射都会让他痛得想自尽，但是，不知为何，友马觉得身体好像越来越依赖这种药水了，因为每每注射过後，全身都会变得很轻松，那被几度撕裂的後穴也会奇迹般的愈合，就好像整个人已经经过了一个季度的疗养休息一样。

“怎麽样……是不是感觉好点了？”抽出针筒扔在地上，池田温柔地抚弄著友马的分身：“如果觉得好些了的话，和爸爸一起去洗澡好吗？”

“嗯……？”没等友马回答，池田就径直地抽出自己的分身，利落地打横抱起他，向浴室走去，装修奢华的由两间房间打通的浴室就设在书房的隔壁，为了行走的方便，池田还特意在书房内开了扇偏门，可以直接通到浴室。

吱嘎──推开雕琢著彩色玻璃珠花的浴室门，池田粗略地往里面扫视了一下，淡淡的弥漫著水气的浴室看上去很温暖，而嵌在浴室木质地板下的正方形的按摩浴缸已经放满了一盆清澈荡漾的洗澡水，毛巾，香皂，浴液，木刷，等等诸如此类的用具整齐地排放在浴缸旁的银质托盘上，赭红色大理石铺陈的梳洗台也打理的很干净，梳洗盆旁边还用心的装饰著一玻璃瓶的盛放的玫瑰。

“友马……”亲呢的叫著儿子的名字，池田抱著他跨进浴池，水波哗啦作响的围住了他俩，直浸到池田的胸口处，由於害怕呛到水，友马白嫩的胳膊紧紧地圈住池田的颈项，不断地用脚踢蹭著水面。

“呵呵……友马乖，”坐正身体後，池田拉下友马的手，扶著他的腰帮他在浴池里站了起来。

“瞧，这样就不用怕呛水了，呵……乖，把手撑在这儿，”池田指了指浴缸边上的防滑扶手，“要抓牢哦，爸爸要帮友马洗澡呢……。”

“爸爸……？”两腿被分开，圆臀被托起，友马听著身後悉悉嗦嗦的声响，不禁害怕起来，偷偷地往後瞄视，後穴却被池田不客气地塞进一根手指：“别绷得那麽紧，这麽怕羞，爸爸怎麽能帮你洗干净？”粗糙的指关节分明的食指大力地抠挖扯动著友马的後庭，逼迫它的绽放。

“唔……啊……！”友马刚想配合地扭动身体，却被池田蛮力地压住了细腰，“不要乱动！”池田大声的喝斥道，抽出手指，拿起刚才抹上了一层肥皂的圆杆形木刷抵在了友马还未完全放松的穴口上──

“啊──！”惊声的惨叫和豔红的血液几乎同时从那上下两个口中汹涌而出，友马哭泣著，颤抖的双脚早已无力站稳，可是受伤的圆臀被池田托得高高的，那搜肠刮肚般的木刷也还深深地埋在里面，挣扎无用，友马开始哽咽著求饶。

“那友马你说该怎麽洗呢？”缓缓转动著木刷柄，池田一下用力又一下轻缓地捅著友马的窄穴。

“爸爸的……用爸爸的……”友马痛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池田一生气，猛地将木刷连带著手柄都塞了进去！

“啊！不要！”友马大哭了起来，急忙一口气把话说完：“友马要爸爸的肉棒，求求你！爸爸。”

“这才乖……”拔出木刷，池田微笑著抚摸著友马的後穴，那被木刷开发过後的甬道似乎已经完全绽放开来了，绯红色的玫瑰花蕾般的洞口正有节奏地收缩著，而木刷上的肥皂沫也起著很不错的装饰作用，完美的烘托著友马圆滑娇翘的小臀。

哗啦──！站起身，池田那近1米九的健硕身材对於只有十二、三岁的友马来说，简直就像是巨人了，识相地腾出一只小手，友马著力扳开自己的臀瓣，用手指揉弄著穴口，──这是对池田进入的邀约。

“哼……”冷笑一声，池田挺著那骇人的肉刃毫不留情的撞进友马的身体，几乎没有停留，池田整根埋进去後，就像是要把那狭窄火热的小穴整个捅穿一般狠命地抽插起来，友马咬牙强忍著疼痛，因为池田讨厌他的尖叫，於是，整间雾气弥漫的浴室里只听见那被肉刃撑大的窄穴兹兹波波的紧凑撩人的哀叫……。

“爸爸……”顺从地大张开腿，友马小心翼翼的问道：“友马是喜欢……唔……爸爸的，但是为什麽友马……呜，没……没有和爸爸以前的记忆？还有……友马……不记得妈妈……呜！不！不要！快停下来！爸爸！友马不问了！不问了！”难以忍受地扭动身体，友马大叫著求饶，接近极限的窄穴已经开始淌血了，但池田插入抽出的动作却越来越野蛮。

“友马不是想知道吗？爸爸这不是在帮你想起来吗？”伴著一个凶狠的插入，池田的手大力地拧著友马胸前的突起。

“不！友马不要想了，不要了，爸爸！友马好痛啊！”哭泣著挣扎，友马那惹人怜爱的小脸蛋上尽是斑驳的泪水。

“哼……”冷笑著挺起肉刃，听到友马求饶的池田更是用力地干著那火热的窄穴，横冲直撞的坚挺不断地摩擦著肉壁，以求得更强烈的快感……，“唔啊！”低沈的吼叫，池田将高潮时的精液喷进友马微颤的身体里……。

吱嘎──！浴室门突然被人推开了，光著膀子大大咧咧地走进来的正是池田高价请回来的‘教师’。

“嘿！正好二十分锺，我说了我很准时的吧！”摇晃了一下手腕上黑色的欧米加，男人得意的说道。

“很好，”微微一笑，池田抽出分身，把友马推到了木制地板上：“交给你了，好好地干给我看。”

“知道了！”解下皮带，男人淫笑著向友马走去，友马湿漉漉的身子剧烈地颤抖著，一边慢慢地向後退缩，一边啜泣著求救：“爸爸……不要……爸爸，救我！”但是池田没有任何反应，坐回浴缸中，池田面无表情地看著男人抽打著友马的屁股将他从地上拖起，用白色的毛巾堵住他的嘴巴後，又用皮带捆绑著双手架到了大理石梳洗台上。

“唔……！唔！”男人熟练地扳开友马绷紧的臀部，掏出自己早已肿胀不堪的肉刃，对著那豔红的淌著白色浊液的小穴，不浪费一秒地用力顶了进去……。

煞白的小脸蛋冷汗淋漓，随著男人的猛力抽插而不停摆动的双腿不自然地敞开著，啜泣的声音急促又沙哑，──友马被男人按在大理石梳洗台上强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顺手垫在他小巧圆润的稚臀下的白色浴巾早被滴淌下的血液淀染得绯红刺目，但是，──鲜红的血液流得越多，友马的哭泣悲鸣越凄厉，男人的动作也像是被下了药似的越癫狂起来，他不断地将自己原不可能挺进的肉刃狠狠地扎进那稚嫩的窄穴深处，抠挖捣毁般地操著那被撕裂的肉壁後，再一口气猛地抽出，紧接著又插入摇摆，友马完全无法招架男人的狂暴，那可怜的童稚的身体就像是巨浪尖上的小船一般颠动不定，但却无法获救。

“呜……不要了……爸爸……”颤抖地求救，却换来乳首被男人尖锐的指甲恶意地揪拧，蜷缩的身体一阵痉挛之後，终於放弃似的瘫软下来。

“哼！”男人冷冷地一笑，抬起友马生嫩的大腿，将他的身体微微侧转，然後伸入手指扳开那圆鼓的臀瓣，迅猛地用力挺起粗硕的肉刃──

“呜！！”友马惨叫著惊醒过来，男人的肉刃已蛮力地整根没入，甚至连那骇人的玉袋都耸入了友马被强硬撑大的穴口：“不好好地干你几下，你就是学不乖呢！”男人嘲笑道，继续开始永无止境般的抽插，肉刃紧凑地在那淌血的後庭兹兹波波地进出，毫不留情：“别想著这麽快就能休息，没等到你父亲说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老实地把屁股张大点吧！”

“撒旦的孩子！”原本在浴池里冷漠地欣赏著这一切的池田突然插嘴道，站起身，他光著湿漉漉的身子向友马和男人走去：“你这个爱撒娇的小恶魔，撒谎，任性！只会把邪恶带给你的母亲！”池田说话的时候，神色阴沈，瞳孔涣散，就好像在梦游一样。

“爸爸……爸爸……？”友马害怕地摇晃著脑袋，断断续续的哭泣著：“友马没有，友马不是，友马真的……真的什麽都不……唔！”男人抽出自己的分身堵进友马的嘴里，把友马从梳洗台上放了下来，一边干著那红肿不堪的薄唇一边将他放平到浴室地板上，池田接下来要做什麽，男人很清楚，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唔……不！”友马呈粉色的嫩生的脚踝不安地踢蹭著湿滑的木质地板，臀部扭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婴孩，池田冷冷地弯下腰，两手扣住友马乱踢乱蹭的脚裸，提起後用力地向左右两边拉开，绯红色的被男人摩擦得玫瑰花瓣似的小山丘中间，流淌著浑浊液体的小穴正惊惧地收缩著。

“恶魔……”池田呢喃著舔噬著友马的後庭，滚烫的舌尖忽地探入小穴勾弄，不一会儿就转为强力的吮吸，恶意的噬咬。

“呜！”友马的上半身被男人压制著揉弄，下半身又被父亲池田野蛮地用嘴强暴，他颤抖地圆睁著黑色的眼睛，泪流满面，想挣扎又怕得要命。

“呸！”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池田擦著湿润的嘴唇，挺起强壮的腰杆──

“不……！”来不及求饶，池田暴耸的分身就捅进了友马的後庭，恣意地横冲直撞一番後，池田粗著嗓子说道：“你也来！”

男人会意地把肉刃从友马的嘴里抽了出来，扶起他颤栗不止的身体，把他推向池田，而池田则配合地单手托著友马的臀部，从地上站了起来，下腹的硕大因为行动而翻搅著友马的肉壁，“爸爸……”无力地闷哼一声，友马稚嫩的胳膊本能地圈上了父亲池田的脖颈。

“要好好地压制著他，不然呆会儿他会挣扎得很厉害。”男人面向池田公式化地说道，眼睛紧盯著的却是友马被硬塞进池田分身的臀部。

“哼……”没有理会男人的告诫，池田只是不住地抽送著自己肉刃。

“真是的……”无奈地耸了耸肩，男人大步走上前，伸出手，更大地扳开友马的臀瓣後，尝试性地将一根手指挤进那被干著的窄穴，友马即刻尖叫起来，僵硬的四肢紧张地攀扒著池田的身体，就像是一条八爪鱼般。

“我不想浪费时间，”池田催促道，托著友马臀瓣的大手往下一滑，恶狠狠地拧著友马那光滑细嫩的大腿内侧：“乖乖的听话，不然别想结束！”

“爸爸……”友马小声地啜泣著，颤抖著的身体渐渐放松，男人趁机将手指整根塞了进去，直没到手掌。

“呜！”友马抓著池田背脊的小手难耐地挣扎著，原本就被池田的分身撑开到极限的後穴又被强硬的加入了一根恶意抽动著的手指，肉壁撕裂的剧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池田却无视友马的痛苦，要求男人继续插入手指。

男人遵从地照办了，他先将刚才插入的食指退出些，勾开友马窄穴的小口後，将中指连同著食指一并塞了进去，──不断的测试那稚嫩的後庭能撑开到多大，是男人‘上课’的主要内容之一。

“呜！爸爸，友马受不了了，真的……真的不能再塞了啦，友马的……下面好痛啊！”友马忍受不住地号啕大哭了起来，池田见状正想发火，浴室墙壁上安装著的通话器却突然传来管家老沈恭敬的声音：“老爷，抱歉打扰了，有位自称是厄洛斯的先生想来取回他寄放在您这儿的东西。”

“厄洛斯？”池田闻言微微一愣，随即把分身从友马的体内抽了出来，对男人说道：“给我狠狠地教训他，我有事要出去一下。”男人点了点头，接过友马抽泣著的身子後把他一把按到了浴缸的边缘上，粗鲁地抬起友马的臀部，男人猛地把直挺的肉刃顶进那淌血的後庭，奋力地抽送起来……。

无言地一笑，池田穿上了整齐的叠放在浴室置物架上的蓝色真丝睡袍，粗略地撸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後，他大步地走出了浴室……

“老爷，”不失礼仪地向池田鞠躬问候後，管家关上了书房的檀木门，恭敬地退下去了。

“果然是你！”漠然的瞟了一眼站立在窗台前的那抹令人惊豔的窈窕身影，池田有些无奈的坐到了沙发上：“在公司里找不到我，就到我家里来吗？”

“呵……我只是来要回我的东西，”无比优美的淡淡一笑，立在窗前的可人儿把头转向了池田，金黄色的夕阳的余韵柔和的撒在那稀罕尊贵的直垂到腰系的淡粉色卷发上，精巧细致的脸蛋，熠熠生辉的金色眼眸，湿润豔丽的纤巧薄唇，还有那引人遐思的被一席薄纱和绢布制成的长袍包裹著的隐蕴著阳光魅力的修长身体，──这一切的一切都诉说著眼前的尤物非人间所有，而池田也很明白，所谓厄洛斯的意义。

“把那孩子还给我吧，你不能爱上他，对不对？”厄洛斯依旧淡然的望著池田，修长的手指拨弄著垂到脖颈间的粉红色水晶耳环：“一个为了得到‘父爱’而陷害母亲的孩子，即使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也无法爱上他对吗？”

“他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恶魔！”池田突然抓狂了起来，冲著厄洛斯大吼大叫。

“他当然不是！”厄洛斯嘲讽似的手指指向窗外，郁郁葱葱仿著法式园林风格的庭院里，一棵约两层楼高的松柏正长得茂盛：“你的儿子在那里呢！是你亲手掩埋他的，难道这麽快就不记得了麽？”

“不！住口！住口!！”池田越发狂暴了，他壮实的拳头不断的砸著墙壁：“他是恶魔你知道吗？他是淫荡的一边翘著屁股勾引父亲，一边阴冷的把他母亲推进地狱的恶魔！”

“唉……”轻叹一口气，厄洛斯无奈地打开窗，悄然地消失在那浸满整间屋子的金黄的余韵中……。

──

“还是失败了吗？看来爸爸他……是不会喜欢友马的了……”如梦如幻的罗马式宫殿内，一个黑发的男孩低垂著头，无助地倚靠在身後的白色柱子上，啜泣起来。

“很抱歉……”厄洛斯在男孩面前优雅地单膝跪下，伸出手轻柔地将男孩搂进怀里。

“不，算了，是我不好……”男孩停止了哭泣，黑色的眼眸定定地看向厄洛斯：“照著和你的约定，我会代替那个‘友马’成为你真正的玩偶，只是……”

“什麽？”厄洛斯呢喃道，修长的手指已经幽然地探进男孩微坦的衣领口，抚弄过那细小的突起後，滑向男孩微颤的腿间。

“爸爸他……会怎麽样呢？”打开腿，男孩顺从地让厄洛斯随意的揉弄自己的私密处。

“怎麽样？嗯……”厄洛斯将男孩推倒在地：“他将会承受你十倍所受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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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厄洛斯的原型：

厄洛斯是希腊宗教中的性欲神和同性相恋神。荷马史诗中称他为“四肢放荡和损害心灵者”。赫西俄德则认为他是诸神中最古和最有权利的神，为原始的浑沌之子。还有人认为他是性爱和美神阿芙若狄蒂之子。在雅典，他和阿芙若狄蒂供奉於同一神庙，有性器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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